
不甜不要钱

鬼不屙蛋的深山小镇， 居然有了
“可口可乐”冷饮店。店设在镇中十字街
头，整日吸引着一群群开“洋荤”的人，

尤其是那些衣着时髦的青年男女。在店
门口左旁，一老妇守着一张摆几瓣西瓜
的八仙桌，生意清淡，仅有一个扯女童
的乡下盲老汉和一个腆着肚皮、掂公文
包的人，在津津有味地啃着瓜。

卖瓜老妇拿一把芭蕉扇不停地赶
着苍蝇， 并朝往来的行人劝道：“称一
牙吃吧，保险甜。”

人们一看那半生不熟的西瓜，纷
纷摇头。大部分人径直往“可口可乐”

走去。

从冷饮店传来阵阵立体声的流行
音乐。那掂公文包的人边啃西瓜，时不
时地还偏过脑袋朝那里翻翻眼珠，牢
骚道：“乌七八糟的，这成什么话！”

盲老汉仰脸望着天，像是自语，又
像是打听：“这是谁家死人了， 光听吹
吹打打的，咋没有人哭啊？”

“开冷饮店的后人死绝了！” 卖瓜
妇恶狠狠地接住腔。 她本来还要发泄
不满的，但从“可口可乐”走来一个小
伙子站在了八仙桌前， 于是忙掂起秤
问“称瓜吃哩？”

“你这瓜，瓤儿可不咋样啊？”小伙
子坦率地说。

“不甜不要钱。”老妇对他说。

“我买一个囫囵的。你能不能挑个
好的？”

“可以可以。 保管挑个沙瓤的，不
好不叫你要。”

“那中。”

卖瓜老妇从身后的瓜堆里搬出一
个，挺懂行的用手拍拍，又轻挤两下侧
耳听听，说着“这个瓜好”，然后过了
称：“十六斤。六哩六毛，十斤一块，一
块六。”

小伙子从兜里掏出钱，攥在手中。

他对老妇说：“把瓜切开，我看看。别是
生瓜了。”

老妇回答：“不用切，保险好。”

从冷饮店又出来几个拿冰糕吮着
的人，围过来也帮着腔：“就是，切开叫
看看嘛！”

卖瓜老妇瞧瞧众人， 不情愿地拿

起了刀，“哧”地一声下去，哈，大白脸！

围观者纷纷笑着。 小伙子说：“我
不要了。”那老妇脸皮一沉：“这瓜哪点
不好？不就是色有点浅吗，你这个年轻
人！”

“咋了？” 小伙子脸色变得也不好
看，“你让大家看看，这瓜明明不熟嘛！”

“我背了运，你就这样走啊？”她话
中有话。

“那你也不能讹人哪？”小伙子说。

“你说谁讹你了，

咹

？”卖瓜老妇扯
高了嗓门。“是我拉你叫买我的瓜了？

你既然这样说， 那你今儿个非买我的
瓜不中！”

小伙子的衣角被卖瓜妇死死拽住
了，挣也挣不脱。一些路人劝小伙子，

干脆把那个瓜买着算了，值几个钱呢。

小伙子很识劝， 从口袋又掏出刚才数
好的钱朝卖瓜老妇一递：“好好， 这瓜
我买了！”

她松开手， 望着小伙子一怔，瞬
间， 叠满皱褶的脸上竟泛出几丝不易
被人察觉的淡淡的血色。稍停，便一把
接过了钱。

小伙子把两截瓜一起抱住，高声说
着：“嘿嘿，好瓜！”双手举过头顶，“嘭”

一家伙摔在了街心，他就扬长而去。

“这小年轻， 看那德性！” 那腆肚
皮、 掂公文包的人用手帕擦擦啃罢西
瓜的嘴。

盲老汉唠叨：“唉， 有瓜吃就不错
了，甜不甜该咋着？年轻人到底没受过
啥罪。民国三十一年，别说吃瓜了，拿
着大洋连粮食都买不来； 还有一九五
九年过粮食关，饿死多少人哟！”

目击者有的在发笑， 有的在窃窃
议论，无不为小伙子的行为感到好玩。

不过，谁也不会费神探究，只是说他钱
花的太冤枉。

在街头， 一场小小的风波很快平
息下来。

“可口可乐”冷饮店的流行音乐一
直未停， 仍然吸引着一群一群的人去
尝新鲜。

片刻，卖瓜老妇也恢复了常态，尽
管她的瓜不好， 但她依旧叫喊着：“买
瓜呀，不甜不要钱。”

园 林 山 庄 行

厌烦了都市的喧嚣，我们追求乡间
的宁静。

园林山庄位于平桥工业园东中山
林场深处，这里，是果树林木的世界。往
右边走不远，清澈的河水缓慢依山向
东流去。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天突
然阴沉，下起飘飞鹅毛样儿雪花，腊月
天一般的寒冷，别有一番诗的意境和情
趣。车在林中道路行驶一会儿，就瞧见
了一个向左拐窄路路口的树梢上，挂着
两盏大红灯笼，黄昏时分，灯笼亮着灯
显得鲜明耀眼。这时，客人便知道到了
目的地。

园林山庄正在建设中，它所处的位
置，面积，环境，以及老板的近期规划及
未来设想，可以让人感到他的胆识和眼
光。

我们一行人，是应徐老板和他一位
李姓朋友的邀请前来做客的。若是在城
里，大家进了酒店，必是立即开始“斗地

主、打黑七”，但今天换了天地，各位的
心情不一样了。“先转转吧。” 大家一致
这么讲。其实，这里一切还比较“原始”，

建筑刚刚起步，三幢木屋才成型，另几
幢竹屋才打地脚， 蛇一般蜿蜒的青砖
路，即将被雪花覆盖住，静静地躺在那
里， 让人想象到这里将来的规模和景
致。可是，大家依然愿意转转。大家需要
的是一种有别于闹市的一种感觉。

五六条大小的黄狗、黑狗，跟着我
们转悠，突然叫了起来，一齐朝路口方
向跑去。“又有客人来了”。徐老板说。一
会儿， 从一辆奥迪车上下来几位男女，

狗向客人献殷勤，摇着尾巴，舔客人的
手背，嗅客人的腿脚。有客人不懂狗性，

怕；徐老板忙撵狗离开，并说它们不咬
人。

有一群一群的鸡，刚才还不停地寻
觅食物，这会儿不见了踪影，却又没有
鸡窝。人们定睛一看，鸡们一只只蜷蛐

着，卧在几株桃树杈上呢！一只掉队的
母鸡往树枝上飞， 爪子紧抓摇晃的树
枝，像打秋千，晃一会儿，便稳妥了，卧
下。

有客人问，鸡不怕冷吗？它们每天
夜晚都这样吗。徐老板给予了肯定的回
答： 我养的鸡白天在林中地里乱跑，自
己觅食，刨土里冬眠的虫子，是真正的
土鸡，吃着香！

天黑了下来。由于雪下得大，房屋
附近映得白。而远处，却是漆黑漆黑。置
身于园林山庄， 人们会猛然感觉到，这
里的夜，才是真正的夜，夜色浓浓！尽管
白雪皑皑， 那却是老天即兴添加的美
景；这里的宁静，让劳作一天的人们得
以良好地休息，使人无比安逸。园林山
庄的夜色和宁静， 会让城里人眼馋！在
城市，无论白天和夜晚，喧嚣让人们无
奈，城市也丢失了夜色，有的是和喧嚣
攀比的灯光海洋， 夜色和宁静没有了，

而人们仿佛忘记了这两样东西的珍贵。

徐老板是择二月二吉日试营业
的。在一排两厢房屋的前面，挂六盏大
红灯笼不说， 他买了许多烟花和一挂
约

30

米长的鞭炮。烟花爆竹，这也是城
市大多数人久违的东西。 许多城市搞
禁放， 过年显得冷清没有了过年的味
道。

客人们兴致极高，大家站在空场地
上，观看五颜六色的烟花，那挂鞭炮响
了很长时间。小孩子们更是雀跃，嚷嚷
道：“过年了过年了。” 仿佛除夕夜一般
的气氛。

喝酒吃饭似乎变得次要了。客人们
余兴未消，这会儿，一群人站旁边看两
个年轻妇女烧火。俩女人都是三十岁左
右，不停地往灶里塞干柴，燃起的火焰
将她们的脸庞烤得红亮，而灶里火势更
旺。徐老板大嗓门儿催促客人：“大家快
进屋吧，菜都上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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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市人，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
员， 信阳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 河区作家
协会主席。 现在信阳
电视台工作。

自
1981

年在《河
南青年》 发表作品以
来， 先后在全国各级
报刊上发表有小说、

诗歌、散文等。出版有
短篇小说集《陌生女
之约》（中国工人出版
社） 随笔集《善心杂
说》 （中国青年出版
社）。

梁深义

谈“名家”

去年，大河报记者采访老书法家陈
天然时，谈到了“名家”。陈天然讲，现在
书画界名家很多， 一提到谁谁的名字，

是名家，再提到谁谁的名字，还是名家。

但你要问他的代表作是啥，大家却不知
道。不像过去，一提到王羲之，大家就知
道《兰亭序》，一提到齐白石，人们就知
道他的《虾》、《白菜》等作品。

陈天然先生的话，讲的是艺术圈的
一种现象，不仅是书画界存在，文学界
也同样存在，作家“名家”多，诗人“名
家”也多。我年少时，人们———包括文
盲、半文盲的各种人，提到古往今来的
作家、诗人甚至是某位军事家、政治家，

不少人会马上说出他的作品或某篇文
章。有时人们说到某篇作品、文章，津津
乐道，一下子却说不出作者的名字（过
会又想起来了）。 这种现象和近年来文
艺界存在的情况恰恰相反。

说到古往今来的文学家， 即作家、

诗人，我们会马上记起李白，这位伟大
的唐代诗人，名篇作品比较多，如《蜀道

难》、《梁甫吟》、《静夜思》等等。儿童都
会背诵：“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抬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人们津津乐
道的千古名篇，也是中华民族早期优秀
散文之一。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柳宗
元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
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韩愈、宋
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
和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
为何文学地位高，并被后人所记？原因
是他写有好文章，如《封建论》等。上面
提到的文学家都是名副其实的名家，都
有脍炙人口的好作品流传于世。

近现代的文学名家也是有好作品
流传，像胡适，在上世纪初，因提倡文学
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他的
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
早的个人诗集， 也是第一部白话诗集；

胡适中英文论著《先秦名学史》等，还翻
译了都德、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短篇

小说》、以及拜伦的长诗《哀希腊》。提起
鲁迅，我们会想到《阿

Q

正传》，想到鲁迅
极富个性的杂文。目前活跃在文坛的中
国作家，如贾平凹，人们知道他的作品
《废都》、《土门》、《秦腔》和刚出版的《古
炉》；莫言，人们知道他的《红高粱》、《肥
臀丰乳》等；铁凝，人们知道她的《啊，香
雪》、《麦秸垛》等；李洱的《花腔》等，李
佩甫的《羊的门》等；梁小斌的诗《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 邓一光的《我是我的
神》；陈峻峰的《铁血战国》。老诗人鲁行
的小诗《鲁迅》，只有这么几句：“不幸，

先生只活了
50

多岁；甚幸，先生没有活
到
1957

年。”读后，令人深思，难以忘怀。

何谓名家？有好作品的作家、诗人，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家。或者说，其作
品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好、较大影响的作
家，才可以叫名家。何谓好作品？我以为
首先是具有思想性和深刻性，能够挖掘
生活表现生活，并对人生和社会有自己
的灵悟和见解。好作品越多越好，这样
才能产生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即名家。

有的作家，他们的名是在特殊社会
条件下靠一篇作品一炮走红的，如上世
纪七十年代写出《第二次握手》、《伤痕》

或别的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的张扬、卢
新华等人。而许多优秀作家，更是靠长
时期创作，不间断向广大读者奉献出好
作品，他们的名，是不断积累出来的，因
此更有说服力。

但是， 我们现实中看到的好作品并
不太多，而我们身边的“名家”却不少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产生这种不对称的现
象，肯定有其社会原因。我们的社会有病。

有经济头脑的人看出了病症，知道了有的
人并没有写出好作品， 却自我感觉良好，

自认为自己是“名家”，便投其所好，给其
“名家”的名分，条件是要拿些银两。于是，

就产生了批量的“辞典”里的“名家”，聘书
上的“大师”等。而那上面的“名家”，有不
少水货，并非货真价（名）实。

市场经济运作中有“泡沫现象”的
说法，在艺术圈，出现那么多不对称现
象的“名家”，是否是一种“泡沫名家”？

万历万岁爷的痛

———长诗《收藏》节选
一五八三年刚入冬
辽东大帅李成梁部下在边关打了一次

伏击战
部署设计是第一拨攻击乱箭射敌
接着是将士们冲入敌阵乱刀砍杀
万万没想到箭射出无数如同下雨却未

达到杀敌效果
第二拨攻击将士们反遭贼寇包围死伤

近万
听了败报后万历万岁爷问是何原因
兵部尚书吞吞吐吐地说是箭的原因
万历万岁爷又问是准备的箭少了？

勾着脑袋的尚书仿佛不太好意思说是
箭的质量有点儿问题

万历万岁爷再问为什么箭有质量问题
兵部尚书大嘴巴吱吱唔唔的
万历万岁爷知道再问也问不出子丑寅

卯了
沉着脸一甩袖子说：“散朝！”

万历万岁爷暗中派了好几名心腹太监
到各地微服私访

太监们回京师汇报情况时都饶有兴趣
地说了一个现象

他们所到之地有名气的青楼生意都格
外好

每天一到傍晚都可以看到骑高头大马
的文官武官在那儿下马，进出

当然，更有不少穿便装的级别不同的武
官乘民轿或骑毛驴去青楼以掩盖真实身份

万历万岁爷说青楼可是大把花银子的
地方啊

太监们附和皇上称兵部系统的人很牛
儿

万历万岁爷听完各路情况汇报后心里
有底儿了

随即下达口谕让兵部查明箭支出现质

量问题的真正原因
并特别交代要查清以下情况
一、户部拨给兵部的专项费用是否专项

使用了
二、“明”字号箭支是否有民用铁匠铺生

产的
若有，数量大概有多少，由哪些人采购

上来，谁检验的质量并承认合格的……

兵部尚书这次唯唯诺诺，额头上还冒了
汗珠儿

可一直到一五八四年的冬天兵部的调
查依然没个结果

这期间明朝大军与事实上扯起反旗的
努尔哈赤清兵又打过多次仗

因为箭支质量等等等等的问题
明军无一例外地吃了败仗……

万历万岁爷对事态了如指掌如坐针毡
日夜不安

心事重重，却又表现出自己的无奈
郑贵妃百般安慰并施以温情脉脉
却见万历万岁爷潸然泪流不止
嘴里喃喃道，每年户部拨给兵部造箭的

银两有多少
朕前前后后从“内帑”发给他们的银两

又是多少
爱妃有所不知
东厂密报奏章提供的数字表明
每年兵部系统一些人仅挥霍的银两
就足够大明黎民百姓当年治疗疾病的

所用啊
那些鳖儿龟孙们弄的事情让朕丢尽了

颜面……

郑贵妃听后十分难过哭出了声
万历万岁爷则大声道
列祖列宗，天下的百姓们，朕对不起你

们啊！

眼 科 病 人

“下一个。” 我朝坐在外面长椅上排队
候诊的病号们喊道。

一位戴墨镜的壮年汉子走进来坐到我
面前，他把眼镜摘了下来。只见他双眼四周
发炎，连眸子都红了！我一边往病历卡上记
录，一边批评道“裴同志啊，你咋拖到现在
才来治呢？看看你的眼睛红成啥样了！”

“我近来天天熬夜， 白天又要上班，顾
不上。”他说。

“你得马上住院治疗。”

他强调着不是理由的理由：“那可不
行，我在无线电器厂上班，路远，又忙。”

“噢———你认识钟玉华吗？” 我饶有兴
趣地问道。 因为钟玉华是我们这座小城鼎
鼎有名的青年硬笔书法家， 原先也在无线

电器厂上班。不久前，上级部门根据他的专
长，调他到省教委工作了。

“就是扒去一层皮，我也认得出他！”

裴尚广瞪着红红的眼睛， 愤愤地回答
我。他那神态，那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调和抬
高了的嗓门，显然不符合一个病人的身份。

“他算什么东西！大夫，我是他的车间主任，

我最了解他。”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听他继续讲。

“他不就是出版三两本钢笔字的书嘛！

有啥了不起？不止我一个人，许多人对他不
务正业有看法。 虽然他按质按量完成了车
间规定的产品计划， 可俺厂是搞无线电器
的， 你钟玉华工余时间不会搞搞这方面的
研究？为啥偏要捣弄钢笔字？”

我摇摇头，表示对此没听下去的兴趣。

裴尚广疑惑地看我一眼， 从口袋掏出手帕
沾沾红红的眼睛， 却又对我说：“我最近还
听人说，钟玉华结婚前，也就是在兰州不是
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谈过好几个姑娘并跟其
中一个人称校花最漂亮的还发生了两性关系
以致人家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女学生怕误功课
没办法只有抱着哇哇直哭的娃娃一边哄着一
边坚持听课。有人讲，这个女学生生的孩是男
孩，胖乎乎的，也有人说是个女孩。……”

“哈哈哈哈！”

裴尚广讲到这里，我忍不住乐出了声。

“大夫，钟玉华这种人怎么能重用提拔
呢？”

裴尚广极认真极严肃地又对我讲：“这

段时间，我天天夜晚写检举揭发材料，趁严
打运动， 要求上级赶紧调查群众反映的钟
玉华的情况。———由于熬夜，才硬把眼睛搞
坏了！”

我恍然大悟。 开始还以为他的眼疾是
由于细菌感染引起的呢。 我长吁一口气，

说：“依我看，你就不用住院了，打针吃药也
可以免掉。”

“那我的眼睛咋治好呢？” 裴尚广急切
地问道。

“好好闭目休息，别再让眼睛疲劳了！”

我只好命令他。

“不成，不达目的，我睡得着觉吗？”他
似乎要跟我吵架。

“那……”我摊开双臂，表示无可奈何。

异 乡 情 思

新结识一位朋友，因为爱好一致，俩人
时常在一块拉呱。他在城里工作，家在不远
的乡下。 他屡次夸耀是多么美丽、 诱人。譬
如，空气清爽，没噪音；可以随时下塘里逮一
条活鲜鲜的鱼来炒菜等等。那洋洋得意的情
形，不亚于娶了个十分漂亮的媳妇……

我被他的演讲吸引了
!

于是，接受了去
他家玩一趟的邀请。

那天，我们走的是水路。在南湾渡口登
上一艘汽轮。行驶中，鼻孔里钻进了好闻的
水腥味，从远处飘来的稻米和秋菊的香味。

岸两边山坡上， 树木和浅绿的草衬托着黄
色的花。上岸后，沿着田埂和弯曲的小路步
行，我们立刻淹没在稻谷的“金色海洋”中。

沉甸甸的稻穗仿佛向我们微笑，问好。一会
工夫，我们在一片房舍前站住了。这就是朋
友家所在的“

塆

”。 这
塆

， 就等于北方的
“村”。不过，我们家乡那地方一个村庄少说
也有百十户人家，不像这里的“

塆

”仅居三
四户村民，给人一种寂寥的感觉。但我这位
朋友却满脸春风， 大有游子归乡的那种亲
切感， 还伴有一种自豪到能使人认为是傲
慢的态度。 他手指指栖息在小木舟上那几
只像黑老鸹似的鸟，问我叫什么？我不知其

名。他告诉我俗称鱼鹰，学名叫鸬鹚。村民
们常驶着小舟带它在河中捕鱼。

朋友家称得上富裕户：五口人，独门小
院，住着新盖起的宽敞青砖红瓦房；新米快
吃到嘴里了，缸里的陈米还存千斤有余。他
务农的弟妹和父母，常年搞竹藤编织副业，

因此，花钱也是不犯愁的。进屋落座后，他
忙招呼家人取一精致的罐头筒， 捏一撮茶
叶出来， 沏好一杯递给我：“你尝尝这茶么
味

!

自己茶园摘的。在你们家乡，很难喝到
吧
?

”果真是上等毛尖，我呷上一口，爽口溢
香，精神为之一振。中午的招待也表现出了
主人的盛情： 从墙壁上取下腊猪肉、 腊鹅
肉、烟熏的野兔子肉、盐腌的咸鱼，新宰的
一只鸡，还有蛋和蔬菜，做了七碟八碗，满
满一桌。主人争着用筷子往我碗里夹菜。

按说，这足以调动胃口的积极性了。可我
不。原因是吃惯了家乡一锅煮的“熬菜”，对于
大米饭，我一直不感兴趣。记得参加工作刚到
信阳， 由于水土不服， 吃米饭竟使我上吐下
泻，晕倒在地。是一位老师为我特意下了碗面
条，我喝着，感到是那么可口，发自肺腑说道：

还是家乡的饭香啊
!

因此，我有时想，人们说的
“宁往南搬一千，不往北移一砖”，就因为南方

有寡淡无味的大米吃罢
?

或许，这是我———

一个北方人，对鱼米之乡的嫉妒
?

要不，当
我把这件往事讲给这位朋友时， 他马上讥
诮说：“你们侉窝有啥好

?

不就是玉米面，红
薯
!

死难吃。”

我立即反驳：“你没见报上介绍： 玉米
和红薯含有人体需要的多种营养成分

?

这
两样东西，在你们这儿是稀罕物哩

!

再说，

我们那里的人已经以白面为主食了。”

夕阳西沉时， 他领我出门观赏四周的
晚景。来到山脚下，他不无深情地说，眼前
的这座山被村民们取名为福山， 它生长着
许多野生植物和药材， 年年无私地为大家
贡献着财富。例如有山楂、猕猴桃、葡萄、毛
栗；有麦冬、马灯草、抱台莲……他进城参
加工作前，经常与伙伴们一起上山砍柴、放
牛、摘野果吃。他邀我明天和他一同登山玩
玩，寻寻旧日的乐趣。可是，我已丧失了开初
的勃勃兴致和新鲜感， 提出明天返回市里。

他听后不无诧异；因为我们原定在他家呆几
天的。这并非奇怪，许多人都有体验：当你听
人介绍某地是如何如何好， 并有幸前往时，

你一定满怀兴致。 可你一旦置身于那地方，

所有的景物观赏后，你会觉得这一切其实平

平淡淡，甚至得出结论：还没有我们那儿好
呢
!

“看景不如听景”，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我笑着又谈了家乡。 我家乡的沃原年
年也在无私、慷慨地向人们奉献着。那里不
仅是粮仓，还盛产优质的白菜和萝卜，最大
的萝卜一个竟有十二斤重

!

各种蔬菜质量
优，产量也高，除满足当地人吃外，到了冬
季，外地人也纷纷前去大量采购；芝麻小磨
油也是特产，它的名气，不低于这里的名产
毛尖茶叶。对了，你喝过我们那里的羊肉胡
辣汤吗

?

两毛五一碗，便宜；而且，汤是汤，

肉是肉。还有，那令人口涎欲滴的“五月仙”

大白桃，咬一口，蜜一般的水直顺嘴角淌，

那滋味，保险要比这山上的猕猴桃强……

朋友忍不住打断我：“王婆卖瓜， 自卖
自夸。”

“你呢
?

”

我们会意地笑了。我想，人不知是怎么
回事，离开家乡的时间愈长，年龄愈大，思
乡之情愈深； 哪怕你的家乡多么的贫瘠或
不像样子，也不论你年轻时怎么想的。

他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第二天，迎着遍
撒金辉的朝阳，我们并肩向泊船的河岸走去。

一路上，俩汉子用粗嗓门哼着乡村小调儿。


